大学班主任开场白
大家好!估计没上课之前，同学们会对新老师有很多期待，现在看到我了，不知道同学们会有什么感觉，第一印象很重要，不管大家对我的评价怎样，首先请允许我来个自我介绍吧。我是新来咱们学校的老师，姓刘，大家可以叫我刘老师。我毕业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的一所师范院校——衡阳师范学院。我在衡阳市一中初中部带了一年的初一地理课程，我之前的学生和你们一样大，也是这学期刚好进入初二。身在他乡为异客。因为家乡在龙山县，和衡阳相比，我更加喜欢吉首的生活，所以我回来了。
作为一名教师，能够有缘和在座的各位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同学们相识，我感到非常的幸运。我会经心尽力的把我知道的知识奉献给大家。
当然不同的同学会有不同的学习方法，我也会总结不同的教学方法，尽可能让每一位同学都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当然，这需要大家的配合，希望我们像朋友一样的共同努力，大家可以随时上我办公室问问题，把不会的知识弄懂，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努力。
在上这门课之前，你们可能对学过的很多课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学这些有什么用啊?
那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到刘老师这里，情况已经完全变了。那些课，没用，可是却常常声称自己有用;而刘老师会义正辞严的告诉你，我们这个课就是没有用的。我们本来叫中文系，现在改叫文学院，不管叫什么，没用是一贯的。尽管这年头文学是沦落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高贵传统的，怎么能有用呢?
你稍微动脑子想一想，马上就会发现，不论古今中外，高贵的，往往就是没用的!你一块钱买一个塑料碗，你随便用;你一百二十万美金买一个元青花，没事你会拿它装饭吗?然后，提请各位，要注意两个让大家都很痛苦的现实。第一个现实，现在中国落后于西方。这是为什么?有很多学者在文化上找过原因，发现很重要的一点，落后是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讲实用。
中国是最有讲究“学以致用”的传统的，读书人“身在江湖”，这么自由却还不满足，偏偏要很犯贱的“心在魏阙”。科学方面，有个著名的故事，鲁班做了个木鸢，飞了三天三夜没落地，很神奇。可是墨子却表示了鄙视：“木鸢是很精巧，可是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我做的小推车的呢!”墨子当然想不到，有了木鸢这个没用的创意，以后一步步发展，可以造出飞机!
古希腊人的态度就明显不一样。你们都知道阿基米德，古希腊的大数学家。有一次阿基米德跟学生讲几何题，下面有人问：“这题证明了有什么用啊?”阿基米德马上跟身边的人说：“拿几块钱，把这位爷打发走。他居然想让几何学有用!”
最终，不追求有用的数学有多有用，你们应该感受比我深刻，现在数码时代了都。一个好的创意，它的实用性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你要求立竿见影的有用，这叫自废武功自毁前程。
为什么?说穿了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新闻系的扩招太可怕了。全国性的新闻系这么疯狂的扩招，是追求有用还是追求没用的结果?
你们有没哪个的家长当初是这么跟你们说的：“哈，学新闻好啊，新闻系学的全都是没用的东西，就报这个了!”
因为追求有用所以报了新闻，因为报新闻的人太多所以导致找不到工作了，所以很明显啊，新闻系就业难，是当初一窝蜂的都追求有用的结果。
说就业难就业难，有几个人是已经迈过那个门槛，因为干不下去才被开掉的?更多的是那个门槛你根本就迈不进去吧?那怎么能说工作不好找，是新闻系教学不实用的结果呢?当然，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学生进了媒体，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你人际沟通没有问题，——人际沟通有问题你还进媒体，这就不是任何人能帮你的了——在中国这种没技术含量的媒体呆一个多月，你也就会发现：“嘿，我已经什么全会了。”
一个在实践当中一个多月就能掌握的东西，要大学花四年时间去教你，折腾啊?
所以，对社会上流行的某些赤裸裸的傻叉言论，可以不必理会。
有人说了：“刘老师，你上课怎么能说粗话呢?”
再次提请注意，我这里这个用法，傻叉不是粗话，而是对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非常理性非常客观的描述，是一个很学术化的概括。我问你们，一个傻叉讨厌，是因为他傻么?
不是的。如果他只是很傻，那么显然我们应该同情他，而不是简单的讨厌他。傻叉讨厌，是因为他不但傻，而且逼。就是说，他自己傻还不够，还一定要逼得别人跟他一样傻，所以叫傻叉。
所以，谁听了我的课，然后跟我说：“刘老师，今天你这课讲得真精彩。”我表面谦虚：“哪里哪里?”其实心里面是很爽的。
但是，谁要听了课，跟我说：“刘老师，你今天这课真有用!”“……你才有用呢，你全家都有用!”
那，文学院的高贵在哪里体现?陈寅恪先生被引用烂了的十个字：“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放开眼光，运用脑髓，踏踏实实的做好你自己，这是自由之思想;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别给领导帮腔，也别跟着人民群众起哄，这是独立之精神。这些年来，这个社会上一直流行着一句特别厚颜无耻的话，叫：“你不能指望社会改变来适应你，那就只有你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
当然，人嘛，谁也不可能完全不适应社会，但适应社会并不是人生的目的。首先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完美无缺共产主义了?社会上公正合理的部分，你去适应它，那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社会本身很肮脏，你去适应社会，不是把自己也变得很肮脏么?
在这个社会上，几乎有多少年轻人，就有多少人觉得受到了压抑。——如果你不觉得压抑，那是因为你已经老了，而我们的包老师至今觉得压抑，这就说明老人家还有一颗年轻的心。所以，你但凡残存着一点人性，总归有些恶心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当然，你适应了就不痛苦了，但那你也就变成了这些恶心东西的一部分，会让将来的年轻人进一步重复你的痛苦。那么，有点出息好不好?别第一天走上社会，骂：“这个社会就是个流氓社会!”第二天，“流氓就流氓吧，擦干眼泪陪你睡。”
然后，什么才叫改变社会?不是说发动革命，最终站到天安门城楼子上招手才叫改变社会，改变一点点也是改变。刘老师至今还坚持在教师的岗位上，我有没有能力让这个已经堕落到孔子以来的最低点的高等教育彻底改变模样?当然没有，但是我至少可以让我们的课堂变得美好。
